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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一起”:
上海广场舞群体的“亚文化”实践*

———表意、拼贴与同构

周 怡

提要:本文从表意、拼贴和同构三维度，探讨遍布中国街头的初老龄广场
舞群体的亚文化实践。通过对上海城区 11 个广场舞现场的田野调查发现，
广场舞群体呈现以下特点: ( 1) 表意实践中，其亚文化表征明显带有不同时
代的主文化因素; ( 2)具体体现为不同“世代意识”下的传统与现代、反叛与
顺从、健身与艺术间的拼贴; ( 3)拼贴的基础是同构，其中，价值理念、身体体
验以及群体认同是舞蹈与初老龄女性发生亲密同构的基础性机制。广场舞
体现了出生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我国女性经历中的某些核心价值，也反
映了她们退休后转而对另类替代性共同体的期盼。“集体经历”、“独生子女
政策”是本文强调的两个引发广场舞亚文化群体兴衰的掣肘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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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广场舞已成为中国普通百姓尤其是初老龄女性积极

参与的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并因此备受学界的关注。与现有研究侧重
于描述集体取向的共同体行为( Chen，2010 ) 、闲暇娱乐品味( 于佳煖，
2017) 、文化实践与认同( Qian，2014 ) 、公共空间( Xing，2010 ) 等视角不
同，本文尝试以亚文化理论为分析视角，从表意、拼贴和同构三个维度，
探析上海城区初老龄广场舞群体的基本特征及其机制。

一、亚文化框架:理论与现实的贴合

亚文化乃相对主流文化而言。主流文化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
个社会抑或一个时代居主导支配地位的文化，亦称官方文化。所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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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意识形态功效的为社会共享的价值观、道德、规范以及由此引发的一
般化的社会行为模式被归结为主流文化( Barthes，1972; Dworkin，1997) 。
什么是亚文化? 这一概念在亚文化研究的三个不同阶段有所不

同。第一阶段大约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美国芝加哥学派首提亚文
化概念。由于芝加哥学派是在越轨社会学研究的背景下研究亚文化
的，因而其概念内涵特指那些背离了现存主流社会规范的群体文化，即

越轨文化( Becker，1973; Cohen，1955 ) ; 这是一种叛逆的、非官方的“地
下”文化，尤其与青年文化有着密切联系( Clarke，1976; Cohen，1972) 。
第二阶段始于 20 世纪 50 － 60 年代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出现。此

时，随着一批关于工人阶级亚文化生活方式的精彩研究作品问世，亚文

化研究进入鼎盛时期。传承芝加哥学派越轨文化的脉络，伯明翰学派
在增添符号抵抗、社会阶级变量和矛盾性结构关系等议题时，特别强调
了亚文化风格，即异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风格( 如 Hebdige，1979) 。与
芝加哥学派单纯将亚文化等同于越轨不同，伯明翰学派在用“风格”展
示亚文化如何抵抗或迥异于主流文化时，不仅降低了亚文化的负向维

度，还注意到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收编 ( incorporation) 。① 他们强调，
( 1) 亚文化风格作为一组富有意涵的符号形式，既不可能独立于政治
环境，也不仅是亚文化群体独有的符号游戏，而是现存社会结构关系的

一种表征。( 2) 风格的抵抗功能总是与其被收编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它本身是抵抗与收编进行博弈的产物。
第三阶段，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后伯明翰时期。这一时期的

研究持后现代立场，既质疑亚文化风格的抵抗功能，也质疑主流文化对

亚文化的收编。研究者强调: ( 1 ) 风格的异质性带来了社会时尚;
( 2) 亚文化风格并非完全具有“原创性”，而是借由拟像再现了大众文
化以及过去的文化陈规，是现实与传统的杂糅 ( Muggleton，2000 ) ;
( 3) 亚文化不再局限于青年文化，它的广泛传播以及所表现的碎片化、
多元化特征挑战了既有的亚文化与主文化的二元对立 ( Weinziert，
2001; Hutnyk，2000) 。
综上，从芝加哥学派到伯明翰学派，再到后伯明翰时期，亚文化研

究对于越轨或抵抗的强调，让位于对群体自主性所表现出的差异、多元
或矛盾的强调;而研究群体也从青年扩展到其他群体，如种族、性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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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谓收编，即指主流文化将亚文化整合到自己支配的社会秩序之中。



工人阶级。本研究主要汲取伯明翰和后伯明翰学派的思想脉络，将亚
文化界定为相对于当下主流文化的某种独特或另类的群体文化及其文

化实践;并认为亚文化生存于主流文化的结构环境内，群体规模相对较

小，一方面与主流文化相异，另一方面也不免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
选取亚文化视角来检视广场舞现象的理由在于，广场舞的田野资

料与该理论的主要观点形成了若干鲜明的贴合: ( 1) 自组织的集体表
征。作为民间自组织且日常化了的某一特定群体的文化实践的广场
舞，其参与者已不单单为“跳舞时间”的散聚或某场景下的耦合群体。
除每天跳舞互动外，她们在日常生活层面是共同旅游、切磋股票基金投
资、共享符号表征、互助并具有较强自群体认同的伙伴共同体。( 2) 异
质性的集体表征。就行为观察而看，该共同体与他群、与主流价值或多
或少存有差异。近些年，在“魔都”的地铁、公园、股票交易所、旅游景
点等公共空间，随处可遇到她们成群结队的身影:艳丽服饰配上浓妆淡

抹，“老来俏”构成她们共享的符号表征; 她们经常不分场合、旁若无
人，只醉心在“我群”相聚的集体亢奋和喧嚷中。这些形象不仅让这代
初老龄女性有别于前几代的宅家老妪，也颠覆了中国女性一贯以来的

传统家庭角色观念。( 3) 关键是无意识的集体表征。广场舞者极度享
受这类集体表征，从不理会来自媒体或他人的某些负面评价。换句话
说，她们总能在一种“想当然”、自认为“合理合法”的无意识中展演其
集体在场。从经验上和理论上来说，这类既具有小规模的自群体认同
又与主流价值形成差异 ( 或疏离 ) 的现象均可被称为亚文化现象

( Clarke ＆ Jefferson，1976; Cohen，1955; Gordon，1997; Hebdige，1979) 。
正是经验观察现实与亚文化理论的初步贴合，使得本研究确定以

亚文化理论为视角，去检视今天中国社会的广场舞现象及其群体。具
体来说，这项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基本秉承伯明翰和后伯明翰学派的

思想脉络( 如下图所示) 。首先，分别将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抗”和
主流文化对于亚文化的“收编”当作研究的两个端点:一端是代表越轨
的迥异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 另一端是代表被收编的等同于主流文化

的亚文化。其次，通过“表意实践”描述广场舞群体基本概况，拟说明
目前我国初老龄广场舞亚文化处在“抵抗”与“收编”这两个端点之间;
即广场舞群体既有与主流文化疏离或相异的一面，也有乐于被主流文

化吸纳或规整的一面。再次，由伯明翰学派重视的风格入手，依据拼贴
( bricolage) 和同构( homology) 的两维元素，对初老龄广场舞群体的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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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风格作进一步的特征描述及机制阐释。其中，作为拼贴的风格反
映的是主文化与亚文化、传统与现代、疏离与遵从等因素的混搭，由此
用深描来进一步展现广场舞风格的“矛盾定位”; 而作为同构①的风格
预示的则是看似杂乱无章的拼贴背后存在着一致性和亲和性，即拼贴

的目标是达成或折射潜在的同构，由此来解释广场舞与初老龄群体之间

具有选择性亲和关联的机制。最后，本文尝试指出，亚文化从抵抗到收
编、从疏离到吸纳的转化，预示广场舞群体亚文化终将式微或烟消云散。

广场舞亚文化风格的理论框架

本研究选择上海市区的广场舞团队作为观察调查点。调查涉及上
海市区内环、中环和外环等区域，个案访谈、焦点访谈和观察法以及必
要的二手文献法为研究资料收集的主要方法。自 2015 年以来，我们先
后访问过上海城区的 11 个广场舞现场，除现场观察外，也在每一现场
预约并进行焦点小组访谈或个体访谈。焦点小组访问一般为下午在某
一街头餐厅或街道提供的场所进行，每组访谈时间 2 － 3 小时，被访者
6 － 8 人。11 个焦点小组，外加零散的深度访谈，被访总数达 151 人次。
本文主要以焦点小组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能够这样做的原因是:
( 1) 广场舞者一旦在众多舞群中选定自己固定参与的某一团队，该舞
群成员的人口地位特征、价值取向以及舞蹈技能等就极富同质性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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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同构等同于心理学意义上的“一致性需求假设”，最早由海德和西美尔提出( Heider
＆ Semmel，1944) ，就是说人类天生有一种求取一致的需求。将“同构”概念用于本文，意
在探讨广场舞风格与初老龄群体之间发生吻合或亲和的内在关联机制。



似性。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反映不同取舍中的求同选择。换句
话说，是选择者自主挑选了适合于她的舞蹈团队。而对一个同质性、相
似性较高的群体进行焦点小组讨论，方法上是适宜的。因为组内差异
不大，异质性在组间。我们可以在焦点访谈中，发现她们的积极互动场
景，包括针对一个问题彼此争论、相互补充、启发和共鸣等;也包括某些
不好意思对我们讲述的故事，被在场他人提点后转为积极叙说的情况。
( 2) 为防止焦点小组可能造成的相互间干扰，我们在正式访谈开始前，
首先要求每一被访者填写 5 分钟的简短问卷，以确定被访个体及其家
庭的基本信息;接着，对每一问卷作现场编号，然后进入焦点小组讨论。
小组访谈时会随即记录答者编号，因而这些小组讨论资料，也能达到一

对一针对性访谈之效果。
以下，我们拟围绕基本理论框架呈现研究发现。

二、表意实践:广场舞亚文化风格的基本群像

风格，说到底是外化的表意( 表示符号意义) 实践，在这里既是呈

现“特征”的名词，更是动词，即在“实践”或“存在”的意义上建构和追
求认同。本文的广场舞区别于舞台舞，也区别于乡村或民族地区的集
体民间舞蹈，特指如今风靡中国都市城区，在广场、公园、街边或其他空
旷之地由民间自发组织的集体性舞蹈。这里，我们分别从情景表意、目
标表意和经历表意三个维度来描述上海广场舞群体的亚文化概况。

(一)情景—表意
情景表意实践的陈述出自研究者的视觉观察，它们是一组组有目

共睹的社会事实。

每天晚上 7 ∶ 00 － 9 ∶ 00，随意上街散步，就可能迎面撞上好几
拨广场舞团队。
一块空地、一个音响喇叭加上一位领舞或组织者，就可以拉扯

起一个舞蹈团队。
不同音乐下有不同的舞姿舞步，不同规模下有迥异的标识结

构，但动作都是齐刷刷的，相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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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感强的音乐下，舞蹈动作相对简单，像“广播操”又不是
“广播操”。节奏弱的抒情音乐下，动作复杂，参与者要年轻一些，
也更具“文艺范”。
一个广场有不同的广场舞团队，彼此不同、彼此干扰却能在差

异性边界下共存。
每一团队都有较为固定的场地和跳舞时间。( 观察笔记)

从较为固定的时间、地点和结构规模等来看，广场舞群体明显属于
一种职业外群众自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她们借助集体舞蹈表达参与

者追求集体文化的价值观念。动作“齐刷刷”是舞者自身追寻集体理
念、心甘情愿顺从集体的标识，也给观者带来视觉上整体一致的美感。
“排舞”的焦点访谈中被访者一致认为:

每当找准音乐节拍，舞步达到整体划一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开

心，感觉到自己跟上了这个集体，有集体力量的自豪。我们这个团
队非常团结，一块儿跳舞，一起去旅游，就连上网买丝巾都追求一

致。( JDXZ1)

如果说自组织表现出的集体价值取向是情景表意实践赋予观者的

第一直观意义的话，“挪位”则是情景表意带来的第二个也是家喻户晓
的直观含义。在理想型中，舞蹈本身无论伴舞、独舞都属于剧场舞台上
的表演艺术;街边的公共广场则是陌生人接踵摩肩或者闲荡歇息的空

间场所。一旦舞蹈尤其是那种节奏很强又富于噪音的集体舞被挪位到
公共广场上，在招惹路人目光的同时，也让人不免存有从“舞台”到“大
街”的错位或有新奇、异乎寻常的感觉，因为其展示之地与社会共享价
值所框定的理想型位置不同。但访谈现实如下。

问:为什么选择在公共广场跳舞? 没想过选择室内或室内

舞台?

答:哎呀呀，舞台上我们还不够资格。舞台是参加比赛的有艺
术天才人去的地方。我们比较随意，只要有一块空地随时可以跳
起来。现在城市规划越来越好，公共广场很多，不用白不用的( 哈
哈) 。广场舞嘛，不在广场跳，就不叫广场舞啦。( JDX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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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11 组访谈中没有一位被访者存有“挪位”或“占用”的意识。
相反，由她们当场的回答表情可知，利用广场的公共空间跳舞乃天经地

义，属于“当然”的合理行为。那么，究竟是我们预设的“理想型位置”
有误，还是参与者本人“当局者迷”? 本文取“当局者迷之立场”。其理
由在于，多年来广场舞“占用”公共空间的现象，不仅引起过诸多“扰
民”的申诉、媒体的道德抨击( 于佳煖，2018) ，也逐渐被百姓接受为一
种默认的“生活常识”。一对小夫妻( GFT1) 在商量买新房时这样说:

本来想选择一套围绕小区中央景观的房屋，可以看到景观，也

可享受开阔楼距的阳光。但想想不行，中央的开阔地带肯定会是
广场舞大妈的首选场地，免不了高分贝的噪音，因而最终只能选择

一套楼距小却显安静的住房。( GFT1)

显然，在这对小夫妻的下意识里，原本应该作为景观的小区休闲空

间( 主文化) 被舞者挪用成噪音的生产空间( 亚文化) ，他们无奈之下选

择了躲避。

(二)经历—表意
经历表意实际上是舞者的身份表意。这一表意实践的数据主要出

自小规模问卷测试及其访谈。与前期研究( 于佳煖，2017; Qian，2014 )
发现相同，上海广场舞成员基本为出生于 20 世纪 50 － 60 年代的初老
龄女性。本次焦点小组调查数据显示: 97. 3%的舞者出生于 1950 －
1959 年，是现龄为 55 － 67 岁的退休女性。50 后这代人有过三段受政
策影响的集体性人生经历: ( 1) 从小学或中学起进入“文化大革命”，中
学期间学工学农，此后走上“上山下乡”的道路; 这代人的正规学校教
育被运动中断，因而她们大多仅有初中或高中的教育程度。( 2 ) 改革
开放初期她们又遭遇整体性下岗、自谋生路的市场转型冲击，退休前她
们多从事中下层白领和普通工人职业( 占 87. 6% ) ，目前退休金收入在
每月 2000 － 4000 元。( 3) 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她们是独生子女的
母亲，因此与上一两代老人相比，她们是退休后相对有闲的一代。
理论上，由这三段社会因素建构起来的整整一代人的集体经历不

免会带给她们某些文化创伤 ( cultural trauma) 和集体记忆 ( collective
memory) ( Alexander，2004) ，进而衍生出她们今天的非比寻常的集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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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集体表意。

问:跳舞前你们认识吗?

答:不认识。只是跳舞认识的。
问:相比单位同事来说，现在和舞伴的关系如何?

答:以前的同事属于工作在一起的竞争关系。现在每天在一
起跳舞，很单纯，大家非常团结，有什么事情就会相帮，你的事就是

我的事。因为我们这些姐妹有比较多的共同语言和共同经历。比
如年纪差不多，经历也都相似，许多人有上山下乡或进工厂当工

人、改革后下岗和自谋生路的经历，而且现在的家庭条件都差不
多。退下来时孩子已经独立成家，闲着没事，跳舞就变成我们每天
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了。
问:“文革”时上山下乡、改革后下岗，你们遭遇这些有过抱

怨吗?

答:没有什么抱怨。那时候的人都很简单，周围人都一起去农
村进工厂，都积极报名的。下岗也是，单位效益不好，市场来了大
家都下岗，抱怨也没有用，大家都这样呀! 只好自己找活儿干。当
然，和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年轻时的工作经历是蛮苦的，比不了

他们。一个时代一批人，没法比的。( JDXZ10)

如果“文革”和下岗经历对她们来说具有某些集体创伤的话，独生
子女政策带给这代人的“一孩家庭经历”却赋予了她们退休后充分的
闲暇。

退休后每天除了做简单的老两口三顿饭外，时间特别多。没
事干人老得快，我和老伴就各自寻找乐趣。他晨练太极拳，我参加
广场舞。虽然一早一晚，看起来用不了多少时间。其实呢，我每天
除晚上跳舞 1 － 2 小时外，在家里也要跟着网络、电脑学舞的，要练
习才能跟得上集体步子。有时候一边做事，一边也要扭两下，算在
学习和自娱自乐。老公太极拳、早餐后就研究股票。周末、节假日
就可能一起旅游旅游。( JDXZ9 － 2)
问:平时有孙子孙女需要花时间帮忙接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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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焦点小组共七位被访者，其中两位没有孙辈孩子，另五位答案

有两种。

答一:现在一个孙子有二家四位老人可以照看，都去看护的话

会引起家庭矛盾。儿子总迁就媳妇，我们就不去管了。有空他们
能带孩子来走动走动，就算享受天伦之乐。到周末总盼他们来，有
时候大人走不开孙子就不能来的。
答二:和儿女不住在一起但同住一小区。住得近，有事没事会

过去看看，到放学时间，老头子去接孙子放学回家，等小夫妻俩下

班到家，他就回来吃晚饭。现在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帮着做的。孩
子的事他们都有自己的主张，多管会生气。( JDXZ9)

与上几代老人相比，这代老人退休回家后，缺少了那种儿孙绕膝的

天伦之乐，因为市场化住房改革下父子分开居住早已成为现实，也因为

独子家庭六位大人宠养一位孩子常常矛盾四起。这些都使得这代空巢
老人不得不收缩他们对孙辈的舐犊之情，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注到

与同代人的交往中，用广场舞、旅行这类集体活动体现自己的生命价
值，也反映出她们具有富足的闲暇时间。

(三)目标—表意
目标表意，即行动目的的表达。广场舞群体目标表意实践的数据，

同样得自焦点小组访谈以及既有的文献资料。研究发现基本循着三个
目标方向:健身、交往和文化娱乐。
“健身锻炼”是被访者选择广场舞的第一目标。

广场舞是全民健身的产物，反映退休老人关注生命的需要。
( GFT2)
每天坚持一小时跳舞可以减肥健身，保持体形不变。

( JDXZ2)
“精神爽，找回自信”。“如果接连三四天下雨就糟糕，不打扮
待在家里，像少了一件事，精神面貌不一样”。“跳舞，精神面貌年
轻了 20 岁”。( JDXZ3)

84

社会学研究 2018． 5



跳广场舞的第二类目的是“接触社会，进行人际交往”。

退休下来，闷在家里不接触社会不行，外面的世界就不知道

啦。我们现在出来接触社会，每天至少要动一动。交往很重要，一
般在跳舞结束后还会聚聚，尤其夏天姐妹们会聊到 9 － 10 点钟才
回家。交往可以避免退休后的孤独。( JDXZ3)
我们除跳舞聚集外还交流日常的吃穿住行，说说心里话，前几

个月每人 3 万元一起去五个国家 24 天游，也去过农家乐享受农家
饭菜，一起看沪剧。( JDXZ1)
我们在微信群里拼团网购东西，可以便宜很多。( JDXZ11)

追求“文化娱乐”或“艺术”成为跳广场舞的第三类目的。相当一
部分被访者自称，她们从小热爱舞蹈，具备追求和欣赏舞蹈艺术的天

分。浦东陆家嘴街道、五里桥街道的被访者明显属于这类。

广场舞是一种舞蹈艺术的享受，我们跳排舞，完全靠脚步表

演，不依赖手的动作，轻松富节奏感的踩点，让身心摇戈在美妙的

乐曲中非常惬意和享受。( JDXZ1)
我跳民族舞蹈，喜欢在抒情、欢乐的民族旋律中起舞。经常参

加广场舞比赛，获得不少奖。不管什么舞蹈都是艺术，我们的比赛
由文化部组织管理的，不由体育部门管。( JDXZ6 浦东陆家嘴团
队成员给人以“科班舞蹈”出身的感觉，服饰打扮、言谈举止都好
像受过专业训练)

从忠字舞、交谊舞、迪斯科到现在的广场舞，它们都是群众文
艺即集体舞蹈的娱乐形式，不单单是健身锻炼的。( JDXZ7)

三种表意实践分别从自组织的、经历背景、闲暇交往、健身与艺术
等方面勾勒出广场舞群体的日常群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看似零散
的、常识性的表征，可以被概括为两个矛盾的发现:一是出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刚步入退休的初老龄女性，原本应该全心全意回归家庭、服
务于家庭，实现个体完全自由自主的休闲生活方式，但她们却选择广场

舞这样一种热闹而多少带有张扬自身存在的集体舞蹈; 二是她们“炫
耀有闲”( Veblen，1994 /1899 ) ，但她们的“有闲”不等同于凡勃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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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rstein Veblen) 笔下的有闲阶级( 富人) 的“有闲”。中下层阶级身份
的她们为何会这样炫耀? 目标依然是彰显她们自身生活方式的集体在

场。这个集体既是她们过去的经历，又是她们今天乃至未来都不愿失
去的依靠。这个集体顺应过主流文化，又不失亚文化特征: ( 1) 情景表
意中，她们在不同时代的主文化配曲中翩翩起舞体现集体表征;无意识

的“挪位”和“噪音”显示其风格与现实的某种偏离。( 2 ) 经历表意中，
她们曾被动地受其成长时代的主流支配，集体经历“文革”，集体下乡
或进工厂，又集体“返城”或“下岗”，集体成为独生子女的母亲，今天又
集体面对“有闲”。正因为她们曾经遭遇太多的“集体”，或者说在她们
的个人生活中集体“挥之不去”，因而在( 3) 目标表意中，她们会本能地
选择以广场舞做健身、娱乐和交往，继续与集体为伍。换句话说，共同
的人生经历无形中强化了她们的集体意识，同后一代人相比，这代人更

热衷于集体表征，更乐于在整体中体现一致性。
总之，就广场舞群体的表意实践来看: 她们虽然不一定会刻意“反

叛”，但却多少无意识地偏离了主流文化; 作为自组织群体，她们虽然
谈不上被建制性地“收编”，但却因与其经历中各时段的主流文化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被吸纳于其中。因此，用亚文化理论去解读中国广
场舞群体时，其位置介乎于亚文化与主文化之间( 如上图所示) 。这样
一种矛盾定位既表现了现实与理论的贴合，也体现了现实与理论的距

离或张力。这种矛盾定位也正好体现了“拼贴”之风格，我们在下文会
对此作具体的深描。

三、作为拼贴的风格:亚文化与主文化的混搭

拼贴与同构是探究亚文化风格的两个孪生概念( Hebdige，1979 ) 。
拼贴一词的英文原意为“copy + made up”，即复制和粘贴组合起来，最
早特指那些没有读写能力、没有专业技术的原始人对周围世界的一种
回应方式。后来指拼贴者以一套与主流社会不同的逻辑将物质世界加
以整理、分类、定位，做即兴拼凑，用来应对环境( Hawkes，1977) 。简言
之，拼贴重在将一些看似不协调的元素加以叠加、整合，重组新的意义。
一些研究指出，拼贴作为亚文化的重要风格，暴露了拼贴者内心的“隐
秘”认同，传达着拼贴者对一些重要话语形式的改写、颠覆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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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rke，1976) 。在后伯明翰学派那里，拼贴正是传统与现实的杂烩，
是多元文化的呈现;而在这里，传统与现代、主文化与亚文化、疏离与顺
从则构成了上海广场舞群体主要的拼贴内容。

(一)“世代意识”的拼贴
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但人内心的价值观及其外化行为有可能仍停

留在上一个时代，甚或上上个时代。初老龄广场舞者就是这样:在广场
舞行为中浸透传统与现代、不同世代主文化思想①的碰撞。这里，我们
用“世代意识”的拼贴加以说明。什么是世代? 意指玛格丽特·米德
( Margaret Mead) 在《文化与承诺》( 1970) 一书所强调的一个社会历史
事件所区分的一代人。按事件史区分，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中国社会大致经历过 20 世纪 50 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60 年代的
“文化大革命”、70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90 年代开始的市场化和 21
世纪前 10 年开始的“新时代”。这些出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广场舞
参与者，从其成长期算起，是集体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市场化转
型，又在新时代步入退休的初老龄一代。因而她们的人生穿越过几个
不同时代，领略过中国社会最急速的变迁转型:从政治挂帅的时代向经

济建设时代转变，从计划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传统农业为主

的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也在世界体系中从弱国向泱泱大国、强国
转变。转型撩起的各种不同时代的价值观念的碰撞被鲜活地拼贴在广
场舞参与者的思想意识中，具体体现为传统与现代核心价值观念、不同
世代主文化思想的拼贴及共存。
案例 1 ( 对所有 11 个焦点小组进行访谈时，我都问下面两个问

题，回答基本一致)

一问:为什么把广场舞时间安排在每晚 7 点开始?
答( 争先恐后) :做完吃完晚饭，打理完家务，我们才能出来跳

舞呀! 女人做家务是本分。
问: 7 点不看电视新闻和电视剧吗? 刚吃完饭不该跳舞的?
答:好的电视剧可以回放的，其他时间可以补上。新闻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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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谓啦，想看的话，现在微信上都有。
二问:现在实行二孩政策了，你们会不会鼓励自己的儿子或者

女儿生二胎呢?

答:不会。也不能去问呀! 问了，他们会让你带孩子呀! 我们
现在这样很轻松，如果有第二个孙子或孙女，就没那么自在了。
( 追) 问:如果当年政策允许，您有两个以上孩子，您觉得现在

有时间跳广场舞吗?

答:恐怕就没时间跳了。还是现在这样比较好，周末和孩子们
团聚一下，有事走动帮助一下。

在国事、家事和私事的时间安排上，广场舞者依旧最看重家事，最
看重传统女性的家庭角色。她们必须在完成日常家务劳动后才走进为
自己“健身娱乐交往”的舞场。但是，在对二胎政策的反应上，她们却
一改以往中国人看重“续香火”、“多子多福”的传统意识，对家里第三
代的二胎的生养、照料抱持着淡漠、至少是并不积极的态度，体现出颇
具现实也颇具现代自主意识的考虑。因而，她们对家事的看重并非以
此为大，颇有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拼贴特点。
案例 2 2016 年冬的某日下午 2 点左右，我们在南京西路一家饮

品店邀约了十来位当地广场舞者做焦点小组访谈( JDXZ4) 。当问及为
什么你们选择广场舞时，一位看起来性格温雅、不爱说话、长相清秀的
被访者叙述了她作选择的心路历程。

我平时是比较内在羞涩的性格，总觉得女人应该含蓄内敛，显

得守妇道、有涵养一些。退休没事，晚餐后总出来转转。看见楼下
广场聚集不少和我同龄的女性在一起跳舞，就看看望望，虽然对老

歌老曲有感觉，但还是羞于跟跳，因为那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每天
这样路过，差不多 10 天左右，这里的领舞者看我总来，就主动搭讪
我，问这问那，渐渐和这里的人熟了起来，她们邀我一起学跳，我也

不知道怎么的就跟跳起来。起先，边跳边特别留意路人，生怕遇上
熟人，回家也不敢和老公说。一般刚跨出这一步的时候很难为情。
大约战战兢兢过了 1 个多月，真的跨出了，觉得这个团体活动很
好。逐渐也不怕被人怎么说、怎么看自己跳广场舞了。老公知道
后也非常支持，有时候遇下雨或者没去，他反而会问，“你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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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没去?”后来，我们这群人一起出国，在国外街头上老外吹萨
克斯管，我们就很大方地跳起来，一点儿难为情都没有，反而非常

自豪，老外也感受到中国“大妈”的开心样子，因为一下围过来很
多人，他们吹得、我们跳得就更起劲了。( JDXZ4)

从对女性内敛性格的赞美，到羞于加入广场舞队伍，再到最终可以

在国外大街上随意向路人展演，访谈中我们注意到，这位舞者的经历博

得了在场同伴的强烈认同。她们或许都这样:内心可以恪守中国女性
特有的含蓄，但一旦进入广场舞池就要“忘乎所以”、热情奔放。理念
与行为的矛盾恰为传统( 内敛) 与现代( 开放) 共存的表现。
案例 3 将记忆拉到“文革”，人们脑海里除了有红卫兵造反的形

象，也有当时群众文艺的繁荣景象。这代广场舞人刚好成长在那个空
前繁荣的群众文艺时代，这不难让人猜测:今天她们自组织起来上街展

示舞蹈，同“文革”期间街头巷尾随时可见的一场场“文艺宣传队”演
出，抑或办公、学校等场所每日必有的“忠字舞”之间，是否会有某种
“基因遗传式”的关联? 回答是肯定的。如前文所述，今天的广场舞者
因为上一个时代养成的习惯，普遍不认为街头跳舞有任何挪位的异常，

也根本没有意识到她们这样做有违当下这个时代的主导生活方式。近
年来，在对“绿色发展理念”( 习近平，2018 ) 和“美好生活”的提倡之
下，大多数中国人更希望能生活在宁静自然的环境中，而不追求“造
反”时代的喧嚣闹腾。

闲来无事，为什么不能在广场跳舞呢? 政府从来是允许的，一

直提倡群众文艺。我们不同于西方个别人跳的街舞，我们是整齐
的集体舞蹈，是一种健身和时代精神的体现，为什么不支持同意

呢? ! ( JDXZ7)
我们这些人多少有点舞蹈基础，否则不会选择广场舞。这个

基础最早从“文革”的群众文艺(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开始，那时候
差不多初中毕业，下乡的、进工厂的，好像都非常重视文艺，加入文
艺宣传队。参加演出，也跳过忠字舞，后来跳交谊舞，再就是现在
跳广场舞。交谊舞比较特别，需要男舞伴，一来家里老公不放心，
二来男人爱跳舞的不多，因此逐渐没人跳了。这时广场舞来了，它
是一个相对简单多样，能够适合不同层次的人加入的舞蹈，自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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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想跳啥跳啥，属于可以很快普及的群众文艺吧。( JDXZ6，
编舞者 WGX)
问:你们参加这三种舞，在体验上有区别吗?

答:区别很大的，忠字舞是单位组织的每个人都要跳的简单集

体舞，是表达忠心的;交谊舞也叫舞厅舞，多数是单位买单、单位组
织学习的，或者是朋友送票去跳的。现在退休了，没有钱，跳广场
舞挺好，可以打发时间，也可以锻炼身体。总的来说，跳这些集体
舞( 尤其比赛得奖) 可以有很好的集体荣誉感。( JDXZ2)

显然，上大街跳广场舞的正当性以及这代人的舞蹈基础和热情，都

或多或少源自“文革”时期群众文艺的基因。在那个远去的火红年代，
作为主文化的群众文艺让当年这拨稚气少女有了最初的舞蹈训练和爱

好。即今天的广场舞多少拼贴着她们这代人的“文革”经验。在大众
文化或群众文艺的轴线上，她们随年龄及世代的更替积极参与过改革

前的“忠字舞”、改革后的“交谊舞”以及后改革时代的“广场舞”。不
同年龄段的集体舞蹈带给她们的意义不尽相同:“忠字舞”反映当年主
流意识形态下普通百姓对领袖的忠诚和顺从;“交谊舞”源于改革以来
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和模仿，显示一种对全球化文化霸权的“顺
应”;“广场舞”则以一种全新的自组织方式彰显一代人实际经历的“集
体在场”。这个“在场”明显烙有她们逝去的青春成长世代的印迹。一
位领舞者这样说道: “群众文艺就是这样的，过去的年代，上面一开会
或者庆祝‘卫星上天’什么的，我们就上街演出做宣传; 现在我们自发
组织在广场跳舞没有感觉异常呀! 街道政府是支持的，而且上面一组

织广场舞比赛，我们都积极争取参加，像当年上街演出一样特别激

动!”( DHL)

(二)“疏离—顺从”的行为拼贴
行为拼贴侧重在文化反应。所谓文化反应，依托尼·杰斐逊( Tony

Jefferson) 的定义是指“受制于结构限制，不能自由选择，但试图强加意
义的一种反应”( 引自陶东风、胡疆峰编，2011: 131) 。前面我们已经从
年龄、收入、教育和职业讨论过广场舞群体的基本社会结构，相对中下
层或下层的客观结构地位限制了她们日常去健身房运动、去固定的室
内场所跳舞的可能性。选择无消费( no pay) 又能达到健身娱乐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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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是她们既积极又无奈的反应。许多同龄人趋之若鹜，是因为她
们具有强烈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源自她们以往的集体经历留下

的集体记忆。田野调查发现，尽管她们并没有意识到把舞蹈搬到广场
大街是一种“挪位”的异常，但强烈的集体抢占“地盘感”( Jefferson，
1973) 却是每一群广场舞队都会意识到的纷争和反抗; 其中，抢占成功
与否又取决于博弈后的妥协抑或顺从。

案例 4 我们这一带很热闹，晚上 7 ∶ 00 － 8 ∶ 30 左右广场大约
有 5 － 6 个广场舞团队，分布在相对固定的不同角落，跳不同类型
的舞蹈。不同舞队间没有争场地，但最早来这里跳舞时与广场的
保安、城管发生过不愉快的冲突。
开发商说他们买下了这块广场，不许我们跳。当时有 3 个舞

蹈团队在这里，大家非常齐心。为争这块地盘，打过 110，让警方
来帮助我们;也疏通过街道居委会，希望得到帮助。开发商坚持不
让，用黄色铁栏杆围起来，不让我们进，但我们天天晚上带上老虎

钳，把铁丝剪掉，一帮人一下子轰进来驱赶我们。开发商真不讲道
理，说买下了这个广场，不可能吧! 我们这边很多人懂法律，你说

你买下的，你把房产证拿出来看一看，这应该是公共活动的地方。
110 来是帮我们、帮老百姓的，搞到后来开发商没办法，我们就这
样一直跳了四年。原先这地方人气不怎么样，晚上人更少，全靠我
们在这里跳舞给它一点儿人气。商家后来发现了这一点，逐渐不
干预并配合我们了。我们也在协商下每年交很少的场地费给商
家。关系理顺后，场地管理者还主动到晚上为我们亮灯，腾出房子
来给我们放音响设备。( JDXZ4)

集体“地盘感”引发的场地争抢常常闹到见诸报端的地步。比如，
《为争场地广场舞大妈和篮球少年大打出手》①、《为争场地，莆田广场
舞大妈与小伙子激战四次终和解》②、《两拨老人跳广场舞“争地盘”，
小广场变身 PK擂台》③，等等。不过，地盘的争抢并非一味的胡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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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们知道分寸，因此也会表现出对主流社会规则的顺从或吸纳。

这一带的城管让我们都集中到这里来跳，因此一个广场有

5 － 6个不同的团队。( JDXZ4 － 1)
“五一”节假日上面规定不许在这里跳，我们就组织外出旅
行。( JDXZ4 － 2)
跳舞时间的安排( 7 ∶ 00 － 8 ∶ 30) 也有听从商场的因素，其他时

间场地不给我们用的。( JDXZ4 － 3)

可见，正是争抢和妥协的博弈，或者说疏离和顺从的拼贴才使她们

获得了每日较为固定的舞蹈场地。
案例 5 “避免孤独，顺应全民健身”是广场舞群体行为拼贴的第

二个文化反应。在对陆家嘴广场舞群做焦点小组讨论时，一位颇显富
贵而身材高挑的舞者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我 22 岁嫁给一位来上海投资的美国老外，家庭条件优越，一
直做全职太太。现在三个孩子都已经独立成家。他们刚离开时我
非常失落、孤单，每天用逛街、养宠物狗度日，心里空落落的。老公
要我找个事情做。我能做什么? 见这里很热闹，民族舞蹈也是我
喜欢的，就加入了。加入后，我的生活完全变了样儿，每天学东西，
非常开心愉悦。老公也说我好像找回了自信和青春，非常支持我。
现在跳舞上瘾了，因为它帮助我顺利度过了孤独在家的阶段，也锻

炼了身体。以前，我逛街 15 分钟后就觉得累，现在我们一起外出
旅行，走一天也没有问题。( JDXZ6 － 2)
退休下来，总呆在家里孤单，不是事! 走出来，大家热热闹闹，

动动身体，对心情有好处。本来每天会吃些维生素什么的补药，现
在不吃了。坚持跳广场舞，其实也是响应全民健身的号召。
( JDXZ5)

田野访谈资料支持了哈佛大学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 ( Arthur
Kleinman) 的看法:广场舞是中国老人之间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一个承
诺。大妈们用聚集跳舞的方式共同反抗孤独，同时锻炼了身体，但她们
没有得到主流社会应有的理解和尊重( 参见胡文，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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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 拼凑的音乐选择是广场舞者行为拼贴的第三个文化反

应。随意到某一广场舞现场，我们都无法忽略不同风格的音乐拼盘。
一方面，自 2014 年体育总局为广场舞发布规范的《小苹果》舞蹈动作

以来，《小苹果》、《最炫民族风》成了最负盛名的广场舞曲，统一化的

“规定动作”和强节奏感，让人看到舞蹈正朝向极富运动感的广播体操

趋近。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能够被拿来与这种运动节奏相配的音乐大

多是“红歌”，如电影《红色娘子军》的插曲《娘子军连歌》，以及《团结

就是力量》等。《小苹果》、《最炫民族风》与“红歌”轮番拼场一度成为

上海广场舞曲的主旋律。“红歌”是广场舞大妈们成长的毛泽东时代

尤其是“文革”时期的主流歌曲，但因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甚至个人崇拜

话语，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就不免有陌生和疏离之感; 而《小苹果》、
《最炫民族风》则为当前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统一舞曲，它多少体现了

政府对自发的广场舞进行规整或吸纳的意图。《红歌》与《小苹果》、
《最炫民族风》的同场共存和曲间切换，让广场舞者在较为相近的流行

曲节奏中完成了两个不同时代的轻松切换。可以说，尽管大妈们熟悉

“红歌”的曲调和歌词，但她们却未必在意“红歌”最初表达的政治偏

向，也不表明她们认同或执着于那个时代的狂热。歌词现在已经不那

么重要，重要的是它与《小苹果》舞曲节奏的吻合和协调。问领舞者为

啥选择“红歌”，她们的问答都会是“节奏差不多”、“特别喜欢熟悉的老

歌”等。这里，“节奏”和“熟悉”成为她们选择曲目的理由;而这类曲目

的拼贴反映的是不同时代的拼贴，它以近似的节奏和曲调为底板，既体

现不同时代间的疏离，也反映不同时代间的延续: 如果说《小苹果》和
《最炫民族风》体现了摆脱贫困后的中国百姓开始追求“一路边走边唱

才是最自在”的幸福生活; 那么“红歌”的再度流行则在单纯的怀旧之

外，也反映出包括大妈们在内的那个时代过来之人因与当今盛行的市

场利益的隔膜，而萌生出的对过往时代里集体生活的回味。
值得注意的是，在拼贴风格的深描里，有三处提及了作为政府的或

主文化的吸纳或规整: ( 1) 广场舞的鼎盛多少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

间国家对“全民健身”的倡导有关; ( 2 ) 2014 年国家体育总局颁布了

《小苹果》、《最炫民族风》等规范的广场舞舞蹈动作; ( 3 ) 区政府和街

道都对广场舞团队的组织给予过支持，并组织过广场舞比赛。尽管这

些方面有国家意识形态的功效，但总体而言广场舞群体基本上还是民

间的自组织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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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为同构的风格:选择性亲和关系

拼贴是将至少两种多少有些疏远的现实并置在一起，显示如同马

赛克般的凌乱叠加。但拼贴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作为风格其本身会有
秩序井然的一面。换句话说，看似混乱的拼贴终会作为一个意义整体
凝聚起来，如同《小苹果》、《最炫民族风》与“红歌”被大致相同的节奏
旋律连接起来一样。即拼贴的目标或效果是“同构”( Hebdige，1979 ) 。
反之，如果达不到同构，拼贴就没有效果，也就失去了意义。这意味着
产生同构的因素可用来解释拼贴之机制。作为风格的所谓同构，等同
于心理学意义上的“一致性需求假设”( Heider ＆ Semmel，1944) ，就是
说人类天生有一种求取一致的需求。用在本文中，强调的是拼贴后的
一致性或对拼贴产生的共鸣。强调如何解释某亚文化风格能够吸引某
特定群体，其中的选择性亲和在哪里? 就上海广场舞群体的调查而言，

我们的发现如下:

首先，一套( 相对另类的) 价值体系，诸如“退出工作、旅游休闲、解
放自己、珍惜生命”的呼声与喧嚣的广场舞间发生的同构，让这拨初老
龄广场舞者的在职与退职后的集体文化连贯一致起来。这一代老人离
开职业岗位后对广场舞、对成群结队旅游、对结伴锻炼的执着，是近些
年来中国社会有目共睹的社会事实。不仅我们每天能够在大街上看到
不同广场舞群体的身姿，也能在春秋季节在任意一个旅游胜地捕捉到

她们表达兴奋愉悦的喧哗之声。“每天需要有事干”( JDXZ5) 、“每天
生活里需要有这样的集体成分”( JDXZ7) 、“我们不相信什么，最相信
也最开心的是大家在一起”( JDXZ8) ，似乎只有“大家在一起”才能形
成她们退休后较为完整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能够实现“大家在一
起”跳广场舞的行为基于: ( 1) 以往习惯了的集体理念; ( 2) 当下共有的
价值理念:“退出工作、旅游休闲、解放自己、珍惜生命”。而这两个支
配性理念又基于她们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两个社会事实:其一，这代人

读书、工作和生活中曾经遭遇整体性的下乡、下岗及独生子女政策带来
的不同程度的文化创伤;其二，这代人退休的时候，正处于中国百姓较

之以往、较之前辈更为富足更有闲暇的时期。有条件旅游、有时间跳舞
构成她们可以另一种方式重返集体活动的基础。虽然理论上讲，无论
跳舞健身还是旅行都完全可以独自或家进行，但她们却都近乎本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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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集体的方式，选择了重返她们熟悉的集体主义文化及其表达;因

为在这里，集体的理念同广场舞之间发生了选择性亲和。
其次，身体体验、渴望兴奋形成了广场舞与初老龄退休女性之间的

亲密同构。某些时候行动的“意义生成”和“不明显的意义”是共存的
( Hebdige，1979: 126) 。就拿先前所举的例子来说，舞者选择“红歌”和
《小苹果》音乐做拼贴的时候，两种音乐和歌词分别代表完全不同的时
代意义;但是，一旦舞者只强调这两种音乐具有较为一致的流行曲节奏

而抹去歌词意义时，她们对节奏踩点的注重就属于“无意义”或“不明
显的意义”的界说了。身体体验、渴望兴奋就是在“不明显的意义”上
诉诸广场舞者自身的实际感受的。

每天我们跳一个多小时下来，即便冬天也都可能大汗淋漓，排

毒呀，身体非常舒服。现在一听到音乐脚就痒了，不管跳什么，只
要节奏出来，就会自然舒展手脚，轻松的舞感跟着出来。一两曲以
后，腿脚部微微发热，感觉真的非常好。( JDXZ3)
坚持三年下来，我胖归胖，但是控制住了，至少没有再胖。

( JDXZ1 － 1)
我瘦了 8 斤。( JDXZ1 － 2)
张老师本来有膝关节毛病，老了骨质疏松，跳舞跳好了，上次

她和我们一起去九华山爬山也没有感觉不舒服，上山下山都没有

掉队。( JDXZ1 － 3)

直接的身体感觉让广场舞参与者确认自己不仅爱这项身体运动，

也能从中获得真实的健康益处。她们的文化表征与物质的身体健康不
谋而合。此外，渴望兴奋亦是这代人与广场舞达成同构的内心基础。

问:除了健身，选择跳广场舞的原因还有什么?

答:主要还是小时候有这种向往没有实现。到这个年龄，有这
个平台，干嘛不秀一下? 实现自己小时候的梦想。
问:为什么小时候向往没有实现?

答:可能过去太压抑了。( 另一被访插话) :从小学起，我就会
表演。但是一年上舞台只是一会儿的事，一会儿要读书，一会又进
工厂工作，各种各样的事情、关系都要对付，烦恼压抑了我们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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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像这样天天兴奋过。
又答:那时候尽管渴望，也不可能坚持到底。现在不一样，能

够让你每天兴奋一下，何乐不为?

上个月两百来人在广场上搞圣诞节活动，很热闹。我们自娱
自乐，台上台下呼应的蛮开心，好几次都能在乐曲和舞蹈中达到掌

声响起来的高潮。
再答:我们的排舞是快节奏的，贝斯也足。节奏越快越好，如

伦巴、恰恰等，跳起来有激情、有身体力量。尤其参加广场舞比赛，
一场舞跳下来体能达到了极限，心里特别爽。( JDXZ3，JDXZ4，
JDXZ1)

她们今天能陶醉在那种展示自己兴奋的广场舞中，可能因为曾经

有太多久远的压抑。换言之，广场舞这一初老龄群体选择的休闲活动，
可以满足她们对兴奋的需求，并为情绪宣泄或表达提供合适的平台。
广场舞对舞者就是一项廉价的适于提供集体兴奋和快乐的日常运动。
再次，街坊邻里间的本土认同也是“广场舞”与这些初老龄女性群

体之间形成契合的重要原因之一。乡土或本土忠诚度在广场舞中所起
的凝聚作用不可小觑，因为广场舞有赖方圆一二里范围内街坊邻里间

的联系。调查中我们注意到一个极富社会学研究意义的现象，即分布
在上海不同区域的广场舞群体，有不同来源的成员结构及其文化认同。
位于城市中心内环的打浦桥街道团队、五里桥街道团队，基本由说

正宗上海话的上海本地人组成。她们的言谈举止时不时透露出本地人
的满满优越。

老师，我讲上海话回答你问题，能听懂吗? ( 我答: 完全听得

懂。) 我们上海人比较讲究，选择舞蹈和音乐也讲究，我们是跳排
舞的，不同于广场舞。排舞是国际上的，有国际统一的舞码。70
年代从美国引进，音乐都是国外的，你在上海跳和在美国跳都一模

一样。
全世界都统一的。排舞的节拍( 舞码) 是统一的，我们教的这

个步子，到国外去也行。
去年参加上海市比赛，我们根本没当回事，就穿自己平时的衣

服上场却得到了三等奖。因为我们的音乐都是经典名曲，好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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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次，评委和观众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JDXZ2)
问:您觉得排舞相比广场舞是因为它比较优美，还是因为它更

锻炼身体?

答:我觉得它更优美。也不是一般人都学得会的，有的人来
学，过一段时间学不会就回去了。上海本地人聪明一些。旁观者
就说我们这里的音乐好听，跳得好看。
问:那些像广播操类的《小苹果》呢?
答:那个，我们不跳的，太简单了，真正是“大妈”跳的舞! 平

常，我们这些人还一般性听听越剧和沪剧，这是我们上海老太婆喜

欢的。( JDXZ1)

位于城市外环的顾村地区是上海商品房小区的集聚地。在那里做
焦点小组访谈时面对的也是上海本地人，不同的是她们大多为随政府

动迁房来这里居住的上海人。靠动迁获益，聚集为街坊邻居，又不约而
同加入广场舞团队，构成她们之间相互认同的基础。调查发现，8 位被
访中有 5 位退休后的收入远大于退休前。问其原因，答复如下。

动迁，对我家来说真有“翻身”的感觉。一下子我家拿到 4 套
动迁房，两套自己住，两套用来出租。出租的收入远大于退休金，
所以目前日子相当好过。
我是当地动迁的，原来就住这个村。小区建好后，真是翻天覆

地的变化。以前住的房子烂得一塌糊涂。现在住政府建造的公
房，哪怕天上下“铁”也不要紧，多安全? 还有文明的小区环境，跟
以前完全不一样。我去年卖掉一套房，目前还有一套出租，经济上
也不用愁;礼拜三我打金鼓，礼拜一打手拍鼓，礼拜五广场舞跳跳。
现在反正每天忙忙碌碌，很开心的。( JDXZ4a)

动迁让这些原本并不富裕的普通上海人获得了翻身感，动迁也使

她们这些原本相互间并不相识的本地人有了亲密的联系。

问:您从什么地方来?

答: 2009 年从闸北区动迁过来的。刚来时这里什么都没有，
买根葱都没地方，真的不想待在这里，老想往回跑。后来慢慢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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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小区都造好了，从静安、虹口和闸北区迁来不少动迁户，文化中
心办起来，配套设施跟上，感觉好起来。大家都是动迁过来的人，
比较谈得拢，背景差不多，感觉像自家人一样。( JDXZ4b)

位于莘庄闵行一带广场舞的团队成员则多数为东北移居到上海的

老漂族。因孩子在上海工作，她们是户口留在东北老家、通过买房打工
而居住上海十多年的一群人。像外来农民打工者那样，最开始来上海
买房也靠老乡之间传递信息和介绍。现在她们集中居住在莘庄某两三
个小区内。来上海时这里的房价“便宜就买下了，现在翻了好几倍”
( JDXZ6 － 3) 。言语中，感觉她们已经喜欢也习惯了上海的生活。一位
被访者说:“喜欢上海这块地方，发达繁荣，生意好做。但最谈得来的
还是东北老家的朋友”( JDXZ6 － 1) 。“逢年过节回东北，平常就住在
上海，现在主要是照顾儿女的生活，一天忙到头，就是晚上跳广场舞的

时间会彻底放松下，和老乡们在一起很开心”( JDXZ6 － 2) 。新近刚来
上海的一位舞者说:“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这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老乡广
场舞队，在这里跳舞万万不能去参加上海本地人的舞队”。我问: “为
什么?”答:“不合适，不一样”( JDXZ64 ) 。显然，乡里乡亲的情感在这
个广场舞群体中保留了特殊的地位。
最后，位于浦东陆家嘴街道、宝山美兰湖地区、宝山万达广场等的广

场舞团队，基本由新上海人组成。他们因以往工作的关系、或者老公在
上海工作的关系而定居上海。她们普遍会说，我们和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完全不同，来自全国各地，性格和生活方式上都不同于上海本地人。“她
们是在节约、精打细算甚至斤斤计较中长大成人的，但我们不是，我们比
较想得开，包容性大一些，体现在跳舞上也比较多样”( JDXZ8) 。
总之，广场舞之所以吸引了众多初老龄女性的参与和坚守，是因为

这种舞蹈与她们现实中的核心价值观、身体体验以及本土认同等方面
发生了亲密的同构。作为风格的同构在这里亦从“为什么”的角度，对
表意和拼贴所勾勒的广场舞现象提供了潜在机制的解释。

五、结论与讨论

必须承认，用亚文化视角去剖析广场舞现象，可能会产生意外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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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使得原初现象被蒙上一种“成见”。但不管怎样，下述观点是出自
田野资料的实证发现:在表意实践中，上海初老龄广场舞群体的亚文化

表征明显带有不同时代特征的主文化因素; 具体体现为不同“世代意
识”共存下的传统与现代、疏离与顺从、健身与艺术之间的拼贴; 而拼
贴的基础则在于同构。其中，价值理念、身体体验、渴望兴奋以及本土
认同是广场舞与初老龄女性群体发生亲密同构的基础性机制。广场舞
现象再现了我国出生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女性经历中的某些核心
价值，也反映她们退出职场后转而对另类替代性共同体的期盼和参与。
宏观制度背景造成的“集体经历”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实施的“独

生子女政策”，是本文反复强调的两个引发广场舞亚文化群体风格的
影响因素。我们认为，这两个因素也将对广场舞的发展趋势起到掣肘
作用。原因在于社会现实正在或将会发生改变:首先，随着中国经济的
稳健发展，全球化市场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攀升，个体主

义取向的消费休闲活动终将逐步取代廉价的集体取向消费，健身设施

以及各种多样化的娱乐方式会迅速步入百姓人家。当具有浓烈集体意
识的这一代初老龄人群进入耄耋之年，下一代退休老人是否还会选择

广场舞这种集体娱乐方式大可质疑。其次，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
过“2016 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来，2017 年春夏我们曾两度走上街
头，试图跟踪回访广场舞团队，结果发现一些团队已经消散;原本满大

街的广场舞队也开始稀疏起来。她们去了哪儿? 会否因为第三代增丁
而回归家庭? 被家庭“吸纳”或为家庭继续做出牺牲，恐怕依旧是中国
女性心甘情愿的亦最无力抵抗的选择。据此，本研究认为，广场舞只是
中国社会这一代初老龄群体特定的也是暂时的亚文化现象。
回应一下本文的理论框架图，这里需要重申三点。第一，本研究已

经分别从表意实践和拼贴入手，具体描述了我国广场舞群体在主文化

与亚文化之间的矛盾定位，广场舞群体相对于主流社会的价值体系来

说，它既有偏离和差异的表现，也有被吸纳和规整的可能。这一矛盾定
位既有别于西方传统亚文化理论强调的青年文化的反叛性质，也反映

了这一代初老龄退休者不同于前几代老人的居家生活实践。显然，这
类文化实践在体现矛盾的同时，更多地验证了后伯明翰学派强调的多

元文化的社会特征。第二，广场舞相对主流文化而言的“偏离”和“差
异”，主要体现在舞蹈的挪位、争抢场地、集体舞对老年孤独的规避、集
体主义理念同现实中个体化进程推进的矛盾等方面。第三，主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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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场舞的“吸纳”和“规整”文章虽提及不多，但在字里行间可以见
到:一方面，舞者的价值理念中掺入了不同时代的主文化印迹;另一方

面，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也通过组织广场舞大赛、体育总局推广《小苹
果》、《最炫民族风》，以及规范广场借用条例等措施进行了初步的“规
整”。就目前看来，主文化的“吸纳”、“规整”更多体现为国家和各级政
府的引导、支持和管控;相对而言，中国传统的女性家庭角色观念对广
场舞的制约或规整作用，可能会形成与既有的西方亚文化理论进行对

话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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